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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康延對民國時期的歷史有 特殊的感情。
當他還是西安的一名地質工程師時，就開

始對民國文化名人的結局感興趣。2008年，鄧康
延在雲南騰沖拍攝遠征軍紀錄片時，閒逛到老玉
市場，隨口問一位老伯是否有舊書賣。對方遞給
他幾冊泛黃的民國年間小學課本，他打開一看，
頗為吃驚。上面簡約的文字、質樸的插圖，讓他
十分 迷。他回憶道：「我與友人在旅店看完小
課本後，許久說不出話，那時候課本竟做得那麼
好，我覺得是命運的召喚和啟迪，是民國先生饋
贈給我的禮物。我感覺到這裡面可能有東西，我
就想把這些東西傳遞出去。」

老課本裡的教育大儒

民國時期兵荒馬亂，但是仍有那麼多雜誌，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內容之視野多元化、國際
化，電影、繪畫、出版等幾乎都和世界接軌，課
本的封面充滿意象。鄧康延想把這些課文做成照
片，讓讀者們都能輕易讀懂。恰逢深圳的報紙在
約專欄，他便開始撰寫《老課本．新閱讀》，民
國教義配上自己的註釋和點評，引起巨大的反
響。2011年，專欄集結成書一面世，在兩岸三地
大賣，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授權出版，三天內
賣掉1000冊，掀起了一股閱讀老課本的熱潮。
隨 深入的了解，他發現編寫老課本的竟然有

蔡元培與胡適這些名家。「這些教材裡濃縮的是
一個時代，是一代人對教育理念的認知，是我們
無法抹去的影像，所以，我想要把他們從那段歷
史裡找出來」。
2010年，鄧康延和深圳一些志願者去美國華盛

頓國家檔案館查找抗戰時期的影像，無意中找到
了一些畫面：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友人站在草地
上，談笑風生；胡適在北大紅樓門口，和學者一
一握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穿 長衫，笑容可
掬，懷裡還抱 個小娃娃。
這些畫面一下子觸動了鄧康延，加上此前的積

澱，拍攝民國系列教育大儒的想法，迅速在他腦
海裡形成。
經過商議，鄧康延和他的團隊最終選定了10位

學者，其中有6位是大學校長，3位從事鄉村教
育，還有一位是崇尚獨立自由的學者。他們分別
是蔡元培、梅貽琦、陳寅恪、胡適、馬相伯、張
伯苓、陶行知、竺可楨、晏陽初、梁漱溟。
醞釀近十年，籌備兩年多，拍攝近一年，召集

了幾十人，組成了四個團隊，採訪上百人。鄧康
延和他的團隊尋訪這些先生的後人和學生，到訪
他們的故鄉和教學場所，揭示中國教育的宏觀走
向和個性榜樣，梳理中國教育百年間的重大事
件、觀念嬗變。在拍攝的過程中，還意外挖掘出
一段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負責胡適這一集的團隊在安徽胡適故居裡，遇

上了一個打扮樣貌均十分像農民的管理員，一問
一下，竟然是胡適的遠房姪子，其祖父和胡適是
宗族至友，常有書信往來。在經費緊張的情況
下，團隊幫他買了一張機票邀他到台灣胡適墓園
和胡適紀念館。令鄧康延他們意外的是，當工作
人員在做拍攝前期準備時，這個和胡適未曾謀面
的後輩，溜進紀念館，跪在那幅胡適畫像前，開
始抽泣。
1962年，胡適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台灣30萬人

為他送行。可在老家績溪上莊，知道這個消息的
人卻沒有幾個。半個世紀後，在台北胡適墓園
裡，他的姪子帶來了家鄉特有的金山時雨茶，他
從懷裡掏出一隻保溫杯，擰開蓋子，把茶水灑在
地上，對 墓碑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啟迪民族之覺醒

鄧康延拍攝的《先生》，裡面有大學校長、民

辦教育家及自由學者，他們的人生歷
練、思想倫理和個性修為，以及他
們為民國課本撰寫的經典內容，都
值得大家深思，「那些背影，是
一個民族的正面」。然而當代教
育卻令人頻頻搖頭，先生們的精
神在時代的洪流中漸漸消失，
甚至被歪曲。在拍攝這輯紀錄
片時，大陸內外的不同遭
遇也讓鄧康延深有體悟。
在美國、台灣查閱

資料都是免費的，
而且對方看到人們如
獲至寶地對待那些珍
貴的老影像，他們也
覺得開心，覺得自己
的收藏是有價值的。
但在中國，僅僅是想要拍攝一個北
大紅樓舊址的現場，卻被告知「參觀可
以，拍攝不行」。鄧康延遙望 先生在北
大紅樓的錚錚傲骨，卻要為今日同胞的無
理阻攔而不得不放棄，他不無遺憾，「有些東西
不是錢的事，是意識。」
在拍攝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時，也遭遇了類

似的問題。導演及團隊走訪了兩岸清華園。拍攝
時正值清華百年校慶，他們希望採訪清華大學現
任校長，讓他講講清華發展的脈絡，但多番聯
繫，得到的答覆始終是「校長忙於事務不便接受
採訪」。而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攝製組很輕鬆
就進入了校園，並且見到了那裡的校長。鄧康延
常常回想，梅貽琦先生自稱是跑龍套的，他器重
大師，以教授治校辦學，經常說一句話：「校長
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時過境遷，舊時的環境也許以「文物」的形式

留存下來，但百年前先生們提出的呼喊卻已經慢
慢消失。教育學者孫雲曉站在陶行知的畫像面
前，對鄧康延說：「老先生七八十年前就在倡導
生活教育，我們現在不要說遵從、發展，比七十
年前反而是倒退了。」
在鄧康延的鏡頭下，隨 老人的去世，隨 街

道的遷拆，歷史被人忘卻甚至被篡改。其實，紀
錄不是為了重構甚麼，而是為了保留傳承，這才
是歷史的意義。

追尋先生的足跡

對鄧康延來說，完成《先生》系列紀錄片就是
完成一次修行。沒有大成本的投資創作，沒有富
裕的拍攝資金，鄧康延和他的團隊，用一種信念
在堅守 修行。有人曾說，為名人立傳無非是想
假借名人之手為自己揚名，但是對鄧康延而言，
這些被封藏的名人生平不需要故事來堆砌。
「張伯苓至死都未能再進自己一手創辦的南開

大門，但是他給南開學子留下遺囑：『竭盡所
能，合群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
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胡適在美國得知內地大
肆批判他的文章和文風時，他不但沒有生氣，反
而心平氣和地讓別人找來批判他的文章，斟酌字
句，批文註釋。他們的結局都很淒涼，但他們有
太多對學子的期待。馬祥波說，我就是一隻狗，
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先生倡導的是
民主自由博愛，不受強權支配，知識是自由的領
域，所以他們要『敢為天下先』。他們不因個人
受到的不公，轉而抨擊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國
家。他們沒有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謙卑溫潤地
用包容的胸襟來傳道授業，樹立一個個教育典
範。如果當今他們這樣的人能夠多一些，我們的
教育也許會少一些不正之風。」這是對比當下的
社會現狀，鄧康延最深的感慨。

來自西安的鄧康延，曾任職

《深圳青年》策劃總監、香港

《鳳凰週刊》主編，被廣東媒體

稱之為「嶺南才子」，在散文、

詩歌、雜文、紀實、小品文、

影視歌詞等等都頗有建樹，他

的散文，曾在1996年創下《讀

者》轉載之最。而今，他最常

被冠上的頭銜是知名民間紀錄

片製作人。

2003年，鄧康延還在《鳳凰

週刊》任主編，一次聚會中聽

到朋友講述在雲南耳聞目睹的

許多遠征軍老兵的悲壯故事，

淚流滿面的鄧康延突然站起身

來說：「我要去為他們拍紀錄

片，哪怕辭了現職。」幾個月

後，鄧康延果真擱下了主編職

務，前往雲南，準備拍攝一部關於遠征

軍的10集紀錄片。但由於投資問題，計

劃暫時擱置，直到2005年，越眾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應憲找到他，邀請其

成立影視公司時，他又把這個事情拾起

來，開始了拍攝紀錄片的漫漫長路。

在國外，紀錄片通常有國家基金支

持，早期即被電視頻道高價收購，廣告

商買單，用戶付費，形成良性的循環。

在中國拍紀錄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民間機構的身份拍紀錄片，更是難上

加難。面臨 體制衝突，市場沒有建立

起來，很多頻道沒有紀錄片生存的空

間，沒有資金，舉步維艱。然而，在鄧

康延看來，有些紀錄片再不拍，就來不

及了，可能連當事人都沒了。「拍《先

生》的時候，很多先生的後人和學生幾

乎都不在了。在拍攝馬相伯時，攝製組

採訪了復旦大學教授朱維錚，片子還沒

做完，老先生已經仙逝。」

在鄧康延來看，自己並不算是成功的

商人，沒有利潤最大化的雄心，拍攝的

也並不是一般商家青睞的項目。但懷揣

熱血和真誠去記錄歷史的苦心，讓他拍

出來的系列片子皆有所成。他拍攝的

《尋找少校》獲得2008-2009年度中國電

視紀錄片長片「十佳作品」。這是國內官

方最為權威的紀錄片獎項，多由數家公

立大型電視台或電視製作中心獲得，極

少頒發給像鄧康延這樣的民間製作者。

《發現少校》則在美國休斯敦國際電影節

上獲得長篇紀錄片金獎。除了《尋找少

校》、《發現少校》外，《深圳記憶》等

紀錄片也先後獲得多個國內外紀錄片獎

項，其他有些獎項甚至極少頒給來自民

間的作品。

「我還沒找到紀錄片合適的商業模

式。」鄧康延認為，當GDP發展到一定

程度，紀錄片的收視人群一定會上升。

「想拍，先拍，拍完之後再想市場推廣，

屢試不爽。努力去做，慢慢會被社會認

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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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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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張伯苓穿大袍子笑容可掬地抱 小孫子，當胡適站在門口迎接很多學生教授，

在門口一一握手，當看到蔡元培和遊人在草坪上，我就想到做《先生》⋯⋯」深圳關

山月美術館展廳，十個一人多高的紙板並排排列，民國時期的教育大家，以這種形

式，與我們對視。

鄧康延聲情並茂的講解穿越了時空，先生們的音容笑貌逐漸有了溫度，感染了我

們。這是初見鄧康延的場景，在《先生歸來》的展覽上。在此之前，他所拍的紀錄片

《先生》已經聞名遐邇，斬獲「國家記憶2012．致敬歷史記錄者」之年度歷史紀錄片

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張瀛戈李望賢 圖：本報深圳辦傳真

再不拍就來不及了！

鄧康延就是想通過《先生》來反映當時教育的
改革，社會的變遷。當今的中國人，應當尊崇的
僅僅是對歷史的尊重，透過紀錄片的鏡頭，重現
歷史的舊貌，重新審視自己的認知。「追尋歷史
的印記，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省的過程。我們
在尋找先生的人生軌跡，拍攝不僅是反映他們，
我們自身也像他們的貼身弟子一樣，也受到了心
靈的洗滌。」

■《尋找少校》獲得2008-

2009年度中國電視紀錄片

長片「十佳作品」。

■鄧康延

■「先生回來」展覽穿梭過去，讓人重拾老先生們的音容笑貌。網絡圖片

■《先生歸來》展覽吸引大

批民眾前來觀看。

■《老課本．新閱讀》出版後引起巨大的

回響。

■鄧康延在深圳為《先生歸

來》展覽講話。

■《發現少校》

獲美國休斯敦國

際電影節頒發長

篇紀錄片金獎。

■鄧康延的紀錄

片《先生》道出

先生們一段段被

掩埋的過去。

網絡圖片

追尋遠去的民國精神


